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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实录 
 

“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下)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采访组  本报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  等 
 

 
    采访对象：武晖（小名：铁锁），1954 年 12 月出生，梁家河村民。1971 年成为民办教师，
1973年进入延安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2015年退休。 
    采访日期：2016年 12月 28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宾馆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一讲，习近平所做的惠民实事有哪些？ 
    武晖：陕北的良田不足，是在山上种植粮食，广种薄收，农民做了很多无用功，受了很多苦，
但是一年下来粮食还是很有限。所以打淤地坝非常重要。淤地坝的位置都在山沟里，山水流下来，

淤地坝能把水分保持住，粮食产量自然就高。所以近平当时非常重视打坝，重视农田基本建设。 
    近平解决了当时陕北农村老大难的燃料问题。那个时候，因为植被稀疏，我们陕北农村砍柴
难，做饭、取暖、照明都成了难题。所以近平一直在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一开始近平说想

搞沼气的时候，很多人不相信，也不支持。近平到四川去学习沼气技术，回来以后亲自试验，建

起了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并点火成功，这种情况下，对于办沼气就没有社员反对了。说老实话，

农民是最实际的，他看到了，得到实惠了，他才接受。你讲再多道理，什么前景，什么展望，他

们不一定接受。必须身体力行，给他们做出样子来。从这以后，沼气得到大面积普及，解决了困

扰我们这个地区多年的燃料不足问题。 
    沼气池里的沼液可以作为肥料施在农田里，比一般的粪肥肥力要大得多。我们村曾经试验过，
专门选一块地方施沼液，等到庄稼长起来，明显就比施粪肥的庄稼长得茂盛，到收获的时候，产

量也更高。 
    近平当支书以后，还给村里办了个代销点，这个也是为了方便社员生活办的。社员想买点日
用品，比如煤油、洋火、肥皂，要等到逢集的时候跑到文安驿的供销社去，要提前请一天假，赶

着去，赶着回，很多时间都浪费了。有了代销点，村里把农民需要的东西备齐，农民走几分钟路

就能到代销点，买到需要的东西，后来就越来越灵活了，社员还可以赊账，或者拿鸡蛋去换。比

如一斤煤油，用四五个鸡蛋就能换到。 
    铁业社也是近平办的一件大好事。近平把会打铁的社员组织起来，实施定额管理，比如，每
个铁匠一天打三把老镢（陕北方言，镢头），就给他 10个工分。超出了三把，就给予奖励，完不
成任务就要扣除相应的工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当时延川各个大队普遍没有副业，没有副业

就没有资金。我们铁业社把那些锄头、老镢、镰刀生产出来，社员用不完的，就送到文安驿供销

社代销。卖了钱之后，扣除成本，剩下的钱就是村里的集体收入。村里得实惠，还可以给铁匠分

成，比如一件工具卖了三块钱，就可以奖励铁匠一毛、两毛的。整个铁业社的规划、管理、分配

方法都是近平制定的，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管理方式。从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近平既一心

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有一套方法和技巧。 
    农活的劳动强度很大，对于妇女来说就更是极大的负担。妇女家务繁忙，不仅要上山干活挣
工分，在家还要做饭，还要缝衣服，还要照看娃娃。那个时候的农村，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生，一

个比一个大一两岁，一到吃饭的时候坐一排，都抢着吃，照顾孩子确实非常辛苦。到晚上，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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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孩子都睡觉了，妇女还不能睡觉，拿起衣服，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缝缝补补。 
    有一次，近平跟我聊起陕北农民生活的事情，他说：“为啥农村生活苦？为啥妇女那么劳累？
有一个原因就是生的娃娃太多了。”我说：“是啊，我们兄弟姊妹七个，都不算多的。”近平说：“生

的孩子多，农民负担就重，妇女的劳累就更多，农村的年轻人还是应该少生娃娃，把娃娃养好。”

可见，那个时候近平就有了优生优育，减轻妇女负担的思想。 
    近平看到农村妇女这么辛苦，他就在这方面动了脑子。他搞的缝纫社主要是为妇女着想。农
民衣服磨损得快，妇女白天干完活，晚上还要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近平找了我们后队的一个叫

雷琴的妇女，她的缝纫手艺好，专门在缝纫社缝补衣服、做衣服，其他的妇女就可以上山劳动，

晚上也不用在煤油灯下熬夜缝补衣服了。近平还制定了一个规则：社员可以用工分来支付裁缝的

报酬，比如，一个社员一天的工分是 10 分，就可以用这个工分来做衣服，做一件上衣用 5 分，
做一件下衣用 2分。而裁缝做得越多，所得的工分就越多。这样既解放了妇女劳动力，又解决了
村里人日常的需求。 
    近平还给我们村打了一口深水井。在这之前，前队没有水井，吃的都是泛水井里的水，非常
不便，水质也不好。并且，当时前队有一块地种蔬菜，但是蔬菜需要大量的水来灌溉，仅靠挑水

来浇菜，劳动量太大。近平跟村里研究，就决定在菜地旁边打一个井。打井的时候，近平亲自下

到井里，站在冰水里面挖泥土和石头。这口井打成以后，同时解决了村里人喝水和菜地灌溉的问

题，现在村里安了自来水，也是用的这口井里的水。 
    近平还给村里办了一个磨坊。为啥要搞这个磨坊？那时候，毛驴是陕北很重要的运输工具，
大多时候要运东西，要驮着粪上山，那时候毛驴很少，经常不够用，社员经常为争毛驴争吵。如

果用毛驴推，从早上推到下午才能磨二三十斤粮食。近平办的这个磨坊置办了一套机械设备：柴

油机、磨面机、碾米机，几十斤粮食，一小会儿功夫就能磨完，不用浪费时间，承担了全村的磨

面和碾米的工作，也把毛驴腾出来用于生产和运输。社员只要把粮食拿过来，一会儿就磨好了，

非常方便，而且都是免费的。 
    近平做了这么多实事，源于他亲身体会到农民生活面临的难题，也源于他平时的观察和思考。
他敢于实践，敢想敢干，也能干会干，能把想法变成现实。 
    采访组：习近平当村支书有什么鲜明特点？ 
    武晖：近平他有威望，有能力，做了很多实事，同时也在积极地融入社员当中。他来到梁家
河以后，一直就在学习我们当地的方言，到了后几年，特别是当支书以后，他可以完全用延川方

言跟大家交流了。平时，近平对年纪大的人很尊敬，对小孩很爱护。近平对同龄人也很亲切，对

那些表现不积极的社员，甚至对那些“管制分子”，他也从来没有吹胡子瞪眼，有话都是好好说，

让大家心里都服气。像我们农村人关系好了之后就爱开玩笑逗乐，难免有些过头的地方，要么起

绰号，要么取笑对方。近平和大家关系都很好，但是他从来不给社员取绰号，也不取笑别人。大

家在心里对他既亲近又敬重。 
    他这人做事，有决心，有毅力，轻易不说出口，只要说出口的话，只要认定了的事，他就坚
持到底。用我们农村的话来说，就是说一不二，丁是丁，卯是卯，从来不说过头话。近平打坝、

办沼气、办代销点、办铁业社等等，干一件成一件，没有哪件事情是半途而废的，无论遇到什么

困难，他都能想办法克服。 
    近平还能够很坚决地纠正干部的错误。他当支书的时候，前队有个年轻后生，是队里开拖拉
机的，后来被选为生产队长。但是生产队长要负责全队的生产工作，要吃苦在前，比较劳累，而

开拖拉机又风光又轻松，他在思想上有些转不过来，还是想接着开拖拉机。那个年代农村生产，

社员本身没什么自主性，关键就要靠生产队长带头。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在农业生产上生

产队长必须得是行家，还要能吃苦，负责任。所以，遇到好的生产队长，农民就过得好一点，生

产队长不着调，农民就饿肚子。近平给他讲：“你既然被选上了生产队长，就说明村民信任你，

你就得好好干，干出个样子来。队长是一个队的带头人，全队的人都看着你呢!开拖拉机会影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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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队长，也会影响你们这个队的收成。”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是有些转不过来弯，近平就让他慢

慢想，每天早上来汇报一次思想情况，看看他有没有想通。连续跑了三四个早上之后，他觉得近

平作为村支书，又是外地来的知青，对村里的事情这么操心，受到了感动，自己作为村里人，更

应该努力搞好生产队的工作了，慢慢地就在思想上转过弯来了，踏踏实实地当上了生产队长，安

心组织队里的生产，让其他人去开拖拉机。后来，这个后生的队长当得可好了。 
    在农村，打架的事情时有发生，有时候社员在山上劳动，两个人一言不合，就骂起来了，说
打起来就打起来。当时的农村，十几岁二十岁普遍都有点文化，但是年纪再大些的基本都是文盲，

没有文化修养不行，处理问题很愚蛮，骂仗、打架，司空见惯。近平对这种情况见得多了，深感

农民打架是严重的问题，所以他当大队书记以后，就制定了村规民约，禁止打架、骂架，在会上

宣布，村民之间不能打架骂仗，否则就要进行处罚。但是，这种事情又是难免的。我们后队有两

个后生，一个叫“猴儿”，一个叫“矮矮”，两个人平时就有矛盾，后来又出现了问题，两个人打

了一架，互相都揍了个鼻青脸肿。生产队长处理不了，就让近平来解决。近平对他们两个的情况

也了解，但是规定就是规定，两个人都罚了 10个工分。近平当时就说：“无论有理没理，你不能
打架。有理的不能打，没理的更不能打。”近平要求他们在社员大会上做检查，他们觉得在大会

上做检查有些丢脸面，不太乐意。近平就问他们：“你们接受不接受处罚？禁止打架是咱们的村

规，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到场了，也是大家都同意了的。如果你们接受不了扣工分，我就把我的工

分给你们，但你们必须做检查。”两个人听近平这么说，都很惭愧：“我们打架是我们犯了错误，

按照规定就应该罚分，叫你给我们填上，说不过去。没啥说的，我们接受处罚。”近平当书记的

时候，梁家河打架斗殴的事情明显减少了。事隔多年，“矮矮”给我讲起这个故事，还在不停地

叹服：近平真是会做思想工作! 
    农村矛盾多如牛毛，村党支部书记的工作特别难，一个人能当好公社书记，未必能当好大队
书记。村里的工作要费好多脑子，想好多问题。农民的思想工作是不容易做的，你给他们做工作，

必须让他们思想上能够接受。把思想工作做好了，什么都好办，农民就佩服你，支持你工作。农

村干部的威信，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建立起来的，也不是靠嘴巴吹起来的。农民是非常实际的，

他就看你能不能做事，能不能公道。只要做到这两条，什么问题都好处理。 
    采访组：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你和他有哪些联系？ 
    武晖：近平在正定工作的时候，我是文安驿公社的教育专干。正定当地派了两个人到梁家河
的党支部搞外调，先到了文安驿公社的办公室，恰巧我也在场。他们不知道梁家河在什么地方，

我是梁家河的人，就给他们指了路。他们到村里问了很多人，大家无一例外地都对他交口称赞。

那两位外调的同志在村里调查完了之后，就又回到文安驿公社签署意见。这个时候，正巧又碰上

了我。当时到了吃饭的时间，我就问他们吃饭了没有，他们说没吃，我就把他们带到饭馆吃了一

顿陕北的饸饹。在吃饭的过程中，我们就聊了起来。聊着聊着，我向他们打听了近平的情况。 
    我说：“习近平在那边干啥呢？” 
    其中一位同志说：“当县委书记呢。” 
    我说：“干得怎么样？” 
    “近平干得很不错，群众威信很高，每年开三干会（七十年代每年都要召开的大队、公社、
县三级干部大会）的时候，开到中间，很多干部发言很乏味，好多人听得烦了，就走了，还有些

人听得困了，就睡着了。只有习近平讲话的时候，没有人走，也没有人睡觉。他讲话讲得有意思，

很实际，也很有感染力，干部们都爱听。” 
    我说：“近平当村支书的时候，他讲话我们村里人也很爱听。” 
    另一位同志又向我透露说：“近平的工作作风，跟其他的干部不一样。很多领导干部，都是
由办公室负责安排，提前通知。近平主持县里的工作，到乡镇和农村检查，从来不提前打招呼，

都是骑着自行车就去了。到了实地，他去看领导在不在，工作做得怎么样，实地去看，不给对方

提前准备的机会。如果他看到什么工作做得不到位的，当时就把相关领导叫到现场，督促他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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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方案。” 
    我听了这两位同志说的话，得知近平工作做得好，在更大的平台上发挥了他的才干，心里很
高兴。 
    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我们村里一个叫张志林的人，跟我打听近平的情况，说要给他还钱。
原来，近平从梁家河走的时候，村里还没到年终结算。等到年底结算，会计算账的时候，人口多

而工分少的家庭，就要出粮钱（陕北方言，给队里交钱），人口少而工分多的家庭，就要得粮钱

（陕北方言，队里给现金）。出粮钱的家庭把钱给会计，会计再把这个钱发给得粮钱的家庭。近

平的工分多，年底又没有分粮食，就要得粮钱；张志林家里娃娃多，工分少，要分的粮食多，就

要出粮钱。会计为了账面收支的平衡，就把近平一年的粮钱八十元兑给了张志林家里，而张志林

家里应该把这八十元单独交给近平，但是当时张志林家里非常贫穷，拿不出来这八十元钱，并且

近平上学也离开村里了，就这样，张志林家里一直没有机会把这个钱给近平，十分过意不去。现

在张志林有钱了，一直想要把这个钱还给近平，他经常念叨，近平的这个钱救了我们一家人，欠

账就得还钱，不然良心上过意不去。我就劝张志林说：“你现在还给他，他也不会要。他帮助过

的人太多了，你看看咱们村，哪一家他没有帮过？你放心吧，他肯定不会有想法的。”七十年代

的八十块钱可是不小的一笔钱，按购买力来算，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八千块钱。 
    1993年，近平回到梁家河，乡亲们热情地招待他，还杀了一只羊。我们一起吃饭，近平嘱咐
了很多事情，我一直在旁边听。近平主要说了，山上要治理，河里要打坝，山上要种经济林，还

要种果树，要把地打平，好提高产量，要解决肚子吃饱的问题，还要解决文化问题⋯⋯方方面面

的事情，近平都讲了很多。从始至终，他最关心的始终是基层群众的生活。 
    就在那次，近平还向我们打听一个叫灵娃的孩子。这个孩子的事，还要从头说起。1969年，
知青到我们梁家河的时候，我们村有个十几岁的孩子，小名叫灵娃，但是实际上脑子并不灵光，

智力上有先天缺陷，用我们农村的话叫“半憨憨”。灵娃的父亲是基建队的队长，主要负责带着

知青做打坝、修田等农田基本建设的事，他就经常把灵娃带到地里去。灵娃虽然脑子有问题，但

是干活很踏实，也能吃苦，近平他们这些知青都很喜欢灵娃，劳动之余很喜欢和他一起玩，谁也

没有嫌弃、取笑过他。近平 1993 年回来的时候，灵娃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只有灵娃的母亲带着
他度日，家里的光景不行，生活很艰难。近平为了接济这家人的生活，当时就给灵娃的母亲留了

500块钱。 
    2015年春节前夕，近平又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们，他到家家户户都看了看，用延川话和乡亲
们交谈，就像回到了久别的家中，特别亲切。 


